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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享雍的土地之痒贺享雍的土地之痒
□□舒晋瑜舒晋瑜

《土地之痒》写出了贺享雍的心中之痒。

农业合作化、包产到户、土地流转……这些对

我来说何其陌生，何其遥远，我以为自己一定

会对这样农村题材的作品望而生畏。然而仅

仅一天时间，我看完了《土地之痒》，为主人公

贺世龙的喜而喜，为他的悲而悲。

我相信贺世龙对土地的爱，就是贺享雍

对土地的爱。只有这样对土地充满感情的人，

才能写出在改革开放几十年间经历包产到

户、分得土地的巨大惊喜，到种田倒赔本，再

到城市资本的强势进入时，写出农民在反复

的土地得失中的无奈与无助。一个“痒”字，道

尽了贺世龙对土地的酸甜苦辣，道尽了贺家

湾乃至数亿中国农民在土地政策的不断变化

中，复杂而艰辛的心路历程。

作品以农民的立场对多年来的土地政策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农耕方式早已不能适应

现代农业的发展，土地集中、引入新技术、工

业化道路都是可以探索的途径。然而，资本的

力量是看不见的，人们内心的欲望也逐渐被

激发，让我们看到面对诱惑和利益，坚持或放

弃、顺从或抵抗的众生相，贺享雍带着一腔挚

爱和深情，冷静而大胆地切开土地的肌理，让

我们看清日常生活中掩盖的淳朴、善良以及

欲望和贪婪，表现出作家非凡的生活积累与

深厚的创作功力。

贺享雍有着40年和家乡黄土地打交道

的经历。从血脉到肌肤，他身上的每一处都打

上了鲜明的、难以磨灭的农民印记，也注定了

他下笔即关注民间疾苦，同情底层民众的民

间写作立场和农民发言人的身份。他的小说

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质感，天然地带着乡

土的气息。他的视野宏大，笔法老到，在剧烈

的社会嬗变和故事演进中，那些来自农村的

栩栩如生的各色人物，操持着属于他们的语

言，留下了让人过目难忘的鲜明形象。夫妻关

系、妯娌关系、父子情、兄弟情……小说中人

物有一个口头禅：“弟弟兄兄的，又不是外

人……”“弟弟兄兄的，说那些做啥子？”贺世

龙不计得失，始终表现出“长兄为父”的担当、

质朴和善良，他对土地那份虔诚的爱让人敬

重；二弟贺世凤的自私自利，贺世海智慧或圆

滑的处世风格，儿子贺兴成“啃老”的种种表

现……如果不是根扎在农村，作者写不出农村

家族观念之深，更写不出那些种田的细节：“他

走到犁头前面，让牛后退了一步，然后弯下腰，

把犁扣扣在了犁杆第三个扣上，过来重新扶住

犁把，让牛拉着犁头走了。这时，世龙才感觉到

犁铧吃进了生土里，从铧尖发出的声音，不再

是听惯了的沙沙声，而是一种熏染的嚓嚓声。

世龙满意了……”这段耕地的细节，相信现在、

包括将来年轻的作家们不会再有这么真切的

感受和描写了。文学描述需要对生活的身心融

入与细节体贴，正是这一点让贺享雍的作品胜

出一筹。

《土地之痒》只是贺享雍“乡村志”系列的

其中一部。此前，他曾创作了《后土》《良心》

《天眼》等系列作品，从不同侧面、不同手法描

述当下农村，从不同角度呼唤大家关注三农

问题。他承袭了鲁迅乡土题材小说沉重艰巨

的使命感，既充分反映了农民的辛苦和呼声,

又未沉缅于此，而是努力发现并赞美出现在

农村的新生活，更真切、更鲜活、更丰满地表

现新农村人物的情感世界和精神风貌。在写

完长篇小说《拯救》以后，贺享雍曾暂停写作，

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三农”问题

的学术著作和田野调查报告。这些研究开阔

了他的视野，使他重新去思考曾经经历过的

乡村生活。当他读到《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好

像一下子找到了那个撬动地球的支点。

他一直在思索、寻找一种能更深刻、更全

面系统和更大容量、具有史诗性的文学文本，

来书写共和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乡村记忆和

乡村经验。而选择系列长篇小说的形式，共同

的主题和大容量，可以将中国乡村60年所发

生的丰富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事件，都收

入其中，构成了共和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整个

乡村的历史面貌。小说虽然是以一个村庄为

舞台，但因为它卷轶浩繁，各个阶层和各种性

格的人物，在这个不大的舞台上尽情表演。每

卷虽然只是讲述一个故事，只有一个情节主

线，但因各卷人物的交叉和故事的相互呼应，

又容易让读者构成整体感觉。全书线索重重

叠叠，情节纷繁复杂，分别涉及农村土地、乡

村政治、民主法制、医疗卫生、家庭伦理、婚姻

生育、养老恤孤、打工创业等诸多领域，气势

恢弘、结构宏大，几乎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式

的当代农村生活的历史图景。

“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是一个农民儿子

献给农耕文明最后的挽歌，是一部社会变迁的

“写真集”，同时也是一个改革时代农民痛苦而

复杂的心灵史。为时代立传，为农民发言，是贺

享雍在“乡村志”创作中秉持的原则。他摒弃了

先前的轻松、明快，具有“狂欢”性质的“简约叙

事”，而走向了一种回归。这种回归既是现实主

义的，又不完全是现实主义。评论家向荣先生

把它称作“具有本土特色审美

化的‘地方性知识’，即方志文

学传统”的回归。

相对于《土地之痒》，“乡

村志”系列第二部《民意在

天》，重点写了职业高中毕业

生贺端阳回到农村，一心想当

村主任的三次竞选经历。《土

地之痒》中的村长贺春乾，到

了第二部中成了老谋深算的

人物，贺端阳有能力、有热情、

有政治敏感，也有一定的组织

管理才能，但他也有多数年轻人会有的缺点，

盲目、天真且头脑简单、易冲动，始终斗不过

贺春乾力保的原村主任贺国藩。但是，他的参

与竞选，尽管每一步都有诸如《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等为依据，实则也采取了一些请客、行

贿（送烟）等不正当手段。全书写了贺端阳费

劲千辛万苦参与三次竞选失败，却在尾声部

分发生了戏剧性转折，通过去人大上访，完成

了贺端阳的梦想，顺利当选村主任。

《土地之痒》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

懂风水和算命术的贺凤山。当周边村子遇到

生老病死、修房造屋等人生的紧要大事，或难

以用常识性逻辑推理来解释某种行为的时

候，都会去找贺凤山。《民意在天》中也有一个

神神道道、只知看书读报的人物贺贵。作家赵

本夫曾说，好的作品一是要有一种宗教感。这

里的宗教，不是基督教或是佛教，是一种执

著，让人崇拜的精神，这是中国人的精神。二

是理想主义。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但作家

仍然会呼唤，呼唤善意，呼唤完美，通过文学

作品让人们产生对理想对前程的一种渴望。

这段话用于理解这些人物的存在，应该恰如

其分。

在“乡村志”系列作品中，方言土语的运

用给小说烙上了深刻的四川印记，比如在《村

医》中运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将故事叙述出

来，既为方言土语的发挥制造了氛围，又呈现

出独具四川地方经验的叙事方式。贺享雍在

创作中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地域故事作为书写

对象，便义无反顾地尽情展示地方文化的特

殊性，也使地方性知识在作品中得到审美彰

显。“我很喜欢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尽管它

很贫穷。我对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沿革、风土民

俗都了如指掌。我更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的父老乡亲。正因为热爱，我才替他们忧，替

他们愁，替他们喜，替他们乐，洞悉盛衰，呼吁

变革。”贺享雍深情地说。

对农民生活和命运的深切关怀与表达，

始终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命题。优秀的农村题

材作品什么样？贺享雍的创作为当代作家如

何深入农村生活提供了很好的模式，他和农

民血脉相依，同悲苦，共欢乐。他的写作，除了

文化和乡情的关怀，更表达了对乡土的忧思，

表达了一个质朴自然的世界被治理和被规划

以及被衰亡，这种真切的现实感，在当下中国

乡土文学创作中，是非常匮乏的品质。也因

此，贺享雍的写作对当下文学界特别是农村

题材创作，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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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诗歌的另一种语境坚守诗歌的另一种语境
————梁尔源诗歌评论梁尔源诗歌评论 □□向向 娟娟

读梁尔源的诗歌，每首都有不同的感触。经

过十余年的淬炼，梁尔源的诗歌风格有了较大转

变。新近推出的一组诗歌，没有了风花雪月不染

俗世的遣词造句，而是去繁就简，以直呈平实拙朴

向原生态语言致敬，这种转变令人措手不及。一

直以置身事外的态度写诗的梁尔源突然表现出强

烈的结束旁观者身份的渴望，从“出世”到“入世”

的转变，反映了他对人性、本性，乃至文学初心的

探寻，他竭力突破自己的惯性写作，想要翻越经验

栅栏以及现实语境的限囿，从而超越以上诸多因

素对自身创作的限制。他致力于在人类情感的

“个体性”中寻找精神共鸣，同时寻求历史风物踪

迹和精神世界深隐的“真实”。有别于之前他那些

“高冷”气韵的诗歌，抛弃了含糊不清、讳莫如深，

以及各种意象的依附，这种更为亲切、平和，接地

气的笔触恰恰让他的诗歌充满了人情味，散发出

更多个体的温度。这些诗句挟带着一种清淡甚至

有些清冷的意味，但这种内敛非但没能掩盖他炽

热的情感，反而将他深藏的悲悯转化成了一股自

内而外的绵长持久的温暖。清浅落笔，经年的人

事阅历和人生感悟沉淀着抑而不发，在勾勒出一

个强大的家族谱系的同时，也让他重回故土，审

视自我——他或许明白，抵达诗歌彼岸的途径就

是将出走的视野拉回近处，让漂泊的灵魂回家，

重新回归本我，以及以“我”为辐射关系的亲人和

故土的新一轮更为深入和透彻的发掘。目光从

俯瞰变成仰视，展现出对生命更深的敬畏，通过

对生活日常的直接描述，在从容静观中穿透生活

表层，于不动声色中阐释生活苦涩的温暖与荒诞

的真实，不论是人、物、亦或是诗歌的元神，都可以

尝试从原点再出发。

那么，他所认为的原点是什么呢？不难发现

他此间的创作并没有离开“清晰、朴实、简明、人

文”这八个字，这也正是美国人威廉在《写作法

宝——非虚构写作指南》中倡导的四个写作准

则。这就引发了更多的好奇，他到底是想用非虚

构创作诗歌，试图还原诗歌的本来面目，还是在坚

守诗歌的另一种语境？

在他自谦为“口语诗”的组诗里，《菩萨》场景

鲜活，风儿推动木门三次，祖母缓慢起身然后神神

叨叨一番，真实的镜头拉近，老人家在你眼前走

动，喃喃自语，触手可及。《镜子》全诗满含哲

思——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可这口气呵出来，模糊

与清晰之间又掩盖了多少真相，或许有时候又是

意气之争、假想的安慰，掩卷后心头浮现起淡淡的

悲凉……“但我从母腹中钻出来时/无法假装不

哭/心脏停止跳动后/无法假装死去”……《假装》，

写出了世人“作”后面的真实无奈：无论是怎样的

掩藏和自欺欺人，在生与死的面前永远只有真

相。在一群不停地说着细碎含蓄的话语拼命进行

掩饰的人群当中，他决然地举起了一把锋利的匕

首，无情地穿透那些太虚幻境，刺破生活用以遮掩

的层层帐幔，让所有人直面明知所以却又不愿说

破的真相，猝不及防且避无可避。如此种种的直

截了当，都在他的诗歌里有着显著的特征体现。

在当下更多追求语言精美、意境唯美、思想深邃、

哲思悠远的诗歌体系中，他不加遮盖，憨憨笨笨的

拙朴，印记了作者对诗歌拙朴语境的坚守，以及对

当下诗歌语境进行突破的诸多试探和努力。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姆曾说：“诗人

必须敢于放弃用过的风格，敢于割爱、消减。如果

必要，可放弃雄辩，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任何

一种意识（或者是“下意识”），在其中沉浸久了，在

形成鲜明特征的同时，也必然成为既定的风格，变

成一种禁锢，它限制了诗人精神飞翔的空间和更

多生长的可能性。现今从不乏对“诗歌意识”的坚

持，这也难免令诗人们陷入“为写诗而写诗”的窠

臼，过分追逐语言的雅化和意境的深远，以及牵强

的哲思，或者用油腔滑调、故弄玄虚一些所谓现代

派的光怪陆离的作品，用“新诗”进行标榜和粉

墨。淡化了情感和感悟自然而然的滋生，却对刻

意创作进行推崇，往往在不经意间对诗歌造成一

种伤害——不“作”不足以成诗歌。太多的欲望表

达和过分追求丰富的企图心让诗歌“禁欲”成为虚

设，陷于“雄辩”的泥沼无法自拔，而令朴素变得遥

远和陌生。

初读梁尔源的这些诗，往往能从简单的诗句

中间采撷出一些“笨拙的稚语”，感觉有如“稚童”，

又能从中引出些“稚趣”，使人会心一笑，有如黄永

玉的生肖系列小品，妙趣横生，灵动俏皮。然细细

品咂，其充满了稚味的表象之下，则是来自生命深

处的无奈和感伤，这种淡然的克制和随性的风趣，

反而隐忍着对生命甚至死亡的深层认知。就像

《扫墓》这首诗，可能更适合反过来读，诗的末尾

“临终时他用乏力的手/拍了一下脑袋……我走

了/一根头发都没有带走啊”，把父亲这番临终的

感叹倒带过来是“那光秃的坟冢/被雨水浇得溜

滑/就像父亲光秃的脑门”，再往前是“我”“拔掉了

坟冢上的杂草野花”，最后回到诗的开头“父亲生

前从不拈花惹草”。由此我们看见了诗人一心想

塑造的这样一个父亲，乡土而本分，风趣又豁达，

就像喝茶还有回甘，诗歌读完回味在心头的，是对

宿命的感叹。

可见，不为赋新辞而牵强附会，是梁尔源最难

能可贵的坚守。当他从对诗歌“形”的追求由繁复

转向简单，把诗歌内在的“神”从单一和浅表转向

多样和深刻，他是在试图寻找一种可行的路径，

冲破种种对诗歌的人为设定和语言桎梏，实现某

种轻松自由的表达。就如他在《假装》中所写的

情景，四下都是皇帝的新衣，而他却敢于做那个

讲真话的孩子。在每一首诗歌的字里行间，他谨

守着朴实却难掩其对生命主题进行探索、追问和

深挖，不断拓展生命主题的深度、广度和高度的

努力和坚持，这种努力和坚持，注定了他是一个

具有悲悯情怀的诗人，也注定了他是一个自心灵

和灵魂都散发着诗性的诗人。

有位文学评论家曾说，“文学史中凡是迫切地

与传统断裂的言行事实上只是一种策略，传统根

本就断不掉，偏激的逆反本身就是延续的表征”。

李白当年写诗为了通俗易通，还要特意读给不识

字的老奶奶听，这既是他的诗歌流传甚广的原因，

也该是诗歌的本来面目——它应广为众识，属于

所有人。如果说现代文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背离了古典和传统转向西方和现代性，那么在最

应该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更应该

期待古典和传统的复苏，期待这些元素推动诗歌

的复兴。从这点上说，当下诗歌所具备的“社会

病”，更像是偏激的逆反，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

的，越是传统的才越是优越的，诗歌保有本真与朴

实未必就是幼稚，或许更应该把它看作是民族与

传统诗性的回归。“真正的诗歌并不是看起来怪诞

和目迷五色，而应该是朴素的，甚至在特殊的历史

和诗歌文化语境下，‘朴素’也可能成为一种先锋”

（霍俊明《无论诗人是天才还是朴拙的普通人，都

必须说“人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回到拙朴

的原点，是另一种形式的重新出发，也是深刻的另

类展现，亦是文学探索必不可少的回溯阶段，诗歌

复兴不可回避的准备阶段。

“拙朴”作为诗歌的另一种语境，它所表现出

来的深刻内涵具有令人反思的重要意义，文学的

去伪求真，不应该只是一个诗人的努力，而应该是

我们共同的努力。

写散文多年，我的体会越来越多，归纳起

来，主要是哲学和审美问题。当下的散文作

者，有相当多的人提出或正在尝试着散文的

创新。创新是相对于传统而言，抑或是相对

于守旧而言。我以为，白话文发展上百年了，

散文写作的高峰也经过了几个轮回，不论进

行怎样的创新都不为过。问题是，这些创新

有没有实质意义的突破，如果只是空喊口号，

或者说所做的尝试同行不接受，读者不响应，

那这个创新就值得怀疑。

90年代初，贾平凹在创刊《美文》杂志

时，提出了大散文概念，在文坛引起很大的关注。

关于何谓大散文，贾平凹已经说得很清楚，即鼓呼

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大，

拒绝那些政治概念性的东西，拒绝那些小感情小感

觉的作品，艺术抒情的作品，可能会使散文的路子

越走越窄，导致散文更加沦为浮华和柔糜。在这之

后，余秋雨的散文横空出世，真正地实现了一次大

散文的成功尝试。继余秋雨之后，有相当多的散文

作家模仿或步余氏散文的后尘，开始进行文化散文

的写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散文界也曾出现过各种创

新，成功者如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人。杨朔的散

文，是叙事抒情的典范，在读者中更具有影响力。

秦牧的散文，融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于一体，属

于随笔、小品类型，其影响虽然没有杨朔那么广泛，

但在知识界、文学界还是广受推崇的。自90年代

后，散文创作开始甩开杨朔模式。这主要随着整个

社会的向内转而开始的，比起前10年小说、诗歌、

报告文学的干预社会，散文显然是落后了。自进入

90年代后，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散文开始有了用

武之地，不论是心灵鸡汤，还是对历史文化思考，许

多作家都写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散文样式。当然，摆

脱杨朔模式，并不是忘记杨朔模式，也并非彻底否

定杨朔模式，即使到今天，我们有相当的作家散文

写作或多或少还有杨朔的影子。我觉得这很正

常。谁能说我们的写作不受鲁迅、朱自清、冰心的

影响？

在此我想谈谈作家石英的散文。石英50年代

开始发表作品，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皆有大

的成就。就散文而言，以他的年龄和创作成熟期，

应排在杨朔之后贾平凹之前。我是在80年代初开

始读石英散文的，印象中他走的是杨朔的路子，其

散文是诗性的。90年代我们相识后，发现他的散

文开始转向随笔化、文史化，有时也写写叙事抒情

散文。

2013年，石英出版了《石英

散文新作选》，他在自序中说：“我

之取名‘新作’，潜隐的含义，即不

满足于数量的积累，志在随着时

光的推进，阅历的丰厚，尽可能在

对事物的认识上、生命的感应上

应具有更新的发现，更深的发掘，

尽量使读者读起来不只是觉得充

其量是篇目的叠加，而不能受到

任何新的触发。因此，求新是我

的一个不能绕过的目标。”

对于近些年盛行的文史类散

文随笔，石英认为，“作为一个尚

有追求不甘俗常的作者而言，如

果较大量的笔墨还只限于铺叙和

介绍一些文史资料，固然亦可起

到某种传播知识的作用，但少了

对读者较深刻的启示，我认为仍

未充分的尽到一个作家的职

能”。鉴于此，石英在近年散文创

作中，重新写就了《再读袁崇焕》

《再读北戴河》等篇章，显然，较之

过去的抒情，现在更多的是进行

了对历史的沉思与思辨，这种思

辨重点不是考证历史是否真实，

而是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进去，这样就有了属于自

己的独家认识。在当代作家中，石英的史地哲知识

首屈一指。以石英的阅历、知识，他也是有资格对

历史进行臧否的。我喜欢石英对历史的思考，他的

思考是朴素的，通人情的，还是风趣的。

石英的散文是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一

个作家，不囿于自己熟悉的套路写作，进行各种有

益的探索与尝试，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我总是觉

得，进行新的尝试固然新鲜、刺激，可一旦背离了原

来的自己也未必就那么尽如人意。就我个人而言，

我还是喜欢石英的抒情散文，如早些年发表的《进

入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夕阳》《北戴河听涛》等，都

是不可多得的美文。在这本《石英散文新作选》中，

我还是发现在一些篇什中依然保持着他抒情的优

势。如在《井冈雕塑图》中，作者写道：次日午饭后，

我们乘车下山时又从雕塑园门前经过。我想再与

这些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者和战斗者告别。留给

我的最后一个影像是：雕塑的神情似乎在相互寻

问：“曾记否，同志哥在一口锅蒸过红米南瓜？”回答

当然是无声的。但园周树丛中那叫不上名来的翠

鸟却抢先作出了有声的回答：“记得，记得！记得！”

又如，“来到梨乡，我不禁迷失了方向。这种迷失，

不是因为天气不佳或路途不明，而是由于这梨乡太

广阔，竟使我有些眼花缭乱了。平时一般形容广阔

爱用‘一望无际’，在莱阳的梨园中，一望倒是‘有

际’的，但那是因为秋日的梨树状貌太盛大，梨子结

得太密实，尽管我想望眼欲穿，却也仅及数尺之

距。任凭我驰驱自己的想象，也难以估明这梨阵的

纵深有多远。”（见《莱阳梨乡感怀》）面对这样的文

字，我们是不是有种久违的感觉呢？从中，读者不

难看出这里有杨朔的影子，然而，这种影子又恰恰

是抒情散文所具备的。也许有人认为时代变得具

体而实用，抒情成了一种奢侈，可我要说，我喜欢这

种抒情，散文不抒情还叫散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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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煮雨，岁月无痕。转眼间已从学校半途融入社会整整20年。20

年中，虽然有时在物质方面有些捉襟见肘，但是在精神方面，因有了与文

字、与书和爱书的人的相伴，使我活得充实、富足。读书、教书、编书、卖

书、写书、捐书……那一幕幕我仍深深记得……

2016年12月，陕西旅游出版社编辑打电话过来跟我约一部与读书有

关的书稿，前段时间又再次打电话过来，告知我这部书要在 2017年正式

出版。我内心忐忑，生怕自己用生命体验书写的文字不够分量。同时，我

才惊愕地发现，在我不注意它的时候，它已从我手中偷走了无数日子，这

个季度又悄然从身边滑过。在编辑的催促下，这部《微风轩书话》——关

于读书的那些事的书即将正式出版。

此书是我的第一部读书随笔类图书。这部书时间跨度20年，由69篇

文章、190幅图片构成。全书分为6个部分，共计21.8万字。这些文字都

是我怀揣梦想、领悟生命并通过读书邂逅灵魂的感悟。这里面随意性的

文章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有穿越时空，致敬灵魂的情感类文章；有聆

听足音，邂逅大师，追寻信念真谛的研究性文章；有静闻墨香，源自书缘阅

读的感性读书笔记；有潜下心来，阅读身边文朋诗友赠阅著作的学习笔

记；也有书香相伴，以文字温暖心路历程的感恩文章。还有一部分，是老

师和文朋诗友赠予我个人的一些文章。这部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曾不止一

次地刊发或转载在报刊、杂志上。

在浅薄的生命历练中，因为书缘，所以我自认为活得很幸福，很温暖，

也从不孤独。在生活的夹缝中品一缕书香，让我们在温暖中走进最美的

故事，莫过于在读书或者写作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手写我心，用稚嫩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是每个人的权利。

《微风轩书话》一书更多的是我个人的阅读体验。为什么要写这部书？我

也曾数次与朋友讨论过这部书的价值。其实，我最想表达的一个想法就

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捧起书，读书。我见过硕士毕业的年轻人，参加工作多

年后简单的一篇个人总结都要求助于别人；我见过父母为他创造了一切

优越条件，但他活得却只剩下躯壳……他们表面看似风光，其实内心无比

空虚，生活得并不愉悦，甚至非常痛苦，也总想着逃离现实。

幸福的生活需要精神追求。当然，幸福的生活离不开物质的支撑，

能在追求物质的夹缝中，选择读书这种精神享受应该是一种良性的生活

方式。

在我20年的生活中，我从最初参加工作，选择与书打交道，到选择与

文字结伴，再到现在的“码字”工作，我知道这条路很长，也永远没有尽头，

但我无悔于自己的选择。20年生活中，经常加班加点忙于文字工作,最紧

张忙碌的一次是七八天时间没有跨出办公楼半步……我很欣慰，也很感动，爱妻默默地承担

起了一切家务，莫大的支持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就在书稿整理好进行校对的一个周末，我和

女儿一起阅读了这本书。读完之后，女儿的反应是：“想不到身边的榜样就是爸爸。”她告诉

我，这本书出版后要送给她一本，她要认真阅读。说到女儿，我很惭愧，从她上幼儿园到现

在，周末和寒暑假都是她一个人在家度过。我自私地整天沉浸在工作和“码字”之中,以至于

忽视了对她的关心和呵护。白纸黑字，写于后记中，也是督促我从现在开始需要纠正这个重

要问题。

牵着岁月的衣襟，我依然奔跑在城市的街道。20多年的生活中，经历了时间，经历了风

雨，经历了冷暖……时光荏苒，年轮上又多了圈圈。与书结缘，虽然不能使物质生活变得充

裕，但是有了书就会使我活得有尊严。我可以输给任何人,但不能输给自己,不能迷失心灵。

书香里最美的故事，莫过于遇见更好的自己！与书结缘，让我学会了加倍珍惜生命中遇

到的每一个人；与书结缘，让我学会了接纳生活中的苦难；与书结缘，做一个乐观的自己，温

暖自己的同时也温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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